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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之战开始。这时两位小姐推门进

来，各在一角，一位紧挨着卞前，一位紧挨

着方音，成掎角之势坐下来。一方面为他

们添茶倒水泼烟灰，一方面与主人观战当

参谋，气氛显得格外温馨融洽。据说，中国

人发明麻将的初衷仅是一种游戏，一种描

述 人 的 心 灵 兴 趣 和 智 慧 的 艺 术 。 中、发、

白、条、饼，123、456 显示早期人类一种团结

协作的朴素精神。而麻将的无限操作性，

也反映了人情中多姿多彩与人心中的悟性

和深度。就连方方正正的麻将外形也体现

了四平八稳、中庸沉稳的性格。不知曾几

何 时，麻 将 演 化 成 了 一 种 赌 具，其 质 就 变

了，也不知是因为麻将内涵一变味导致人

心 亦 变，还 是 因 为 人 心 变 了，麻 将 才 跟 着

变。反正现在人们一上桌，就聚精会神地

处于临战状态，死死盯住上家，看死下家，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误导，互相拆台，

你不让我和，我也绝不让你和。但是今天

晚上他们这场方城之战，倒不显得那么紧

张激烈。

卞前、方音一边着抽烟，一边摸牌，神态

轻松自若。卞前表面兴致很高，但又好像心

不在牌上，还不时地摸摸坐在身旁小姐的玉

腿。小姐也不时地倾斜在他怀中为他代摸

牌，并不停地说：“这张牌摸得好，换手如磨

刀呀！”于洪水老在那埋怨今晚手气不好，老

放炮。倒是舒副总态度认真，全神贯注，一

张牌也不放过，当吃则吃，当碰则碰，也不贪

大，能和即和。这样四圈下来，卞前不输不

赢，方总赢了 1000 多，舒副总赢了 2000 多，

于洪水输了 3000 多。这时方音一看表已经

12 点了，推说明天还上班，不玩了。这时外

间唱歌的都已散场，只有小丁还有一位小姐

在陪着看电视。

第二天双方商定，由省建设公司向社

会发企业集资债券 2000 万元，年利率 18%，

再加 2%的手续费借给新官镇大洲富民集

团公司，期限三年，第一二年富民集团公司

每年付利息 400 万元，到期本利全部付清，

西洲县政府为经济担保单位。从后来看，

这种超出银行利息五个多百分点集资是非

法的，政府担保也是无效的。可在当时，这

种合同比比皆是。合同草拟后，方音心中

感到有点儿不踏实，便又跑到老马家再三

讯问西洲县、新官镇经济实力和偿还能力

如何？老马被他们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为

他们拍胸脯所蒙蔽，因而他说，从这个项目

的利润率和新官镇的经济实力，以及西洲

县 财 政 状 况 来 看，估 计 偿 还 能 力 没 问 题。

再说，一个县委书记讲话要算数的，他也是

我的老部下，我在大洲工作时，他是地委办

公室的一个干部，他总不会哄骗我这个老

头子吧。他们要不按合同偿还，我亲自去

给你们讨债去。方音听了老马一席话才在

合同上签了字。老马哪里知道，他们报的

企业产值、效益是含有大量水分的，他哪里

知道借款的背景和原委，又哪里知道现在

的社会风气与过去的大不相同了。等待老

马的是一条艰难坎坷饱受炎凉、怨愤、悲惨

的讨债之路。

（五）

企 业 集 资 债 券 由 于 高 出 银 行 利 息 五

个 多 百 分 点，具 有 很 大 的 诱 惑 力，市 民 购

买踊跃，于 6 月底这 2000 万元已到新官镇

富 民 集 团 公 司 的 账 上 。 按 照 双 方 合 同 规

定，新官镇每年先付利息 400 万元给省建

设 投 资 公 司 ，由 他 们 按 年 付 息 给 集 资 群

众 。 可 是，第 一 年 新 官 镇 就 食 言 了，第 二

年 还 是 一 文 未 付 ，省 建 设 投 资 公 司 为 不

失 信 于 群 众 只 好 自 己 垫 付 。 从 1995 年 春

老 马 就 亲 自 下 西 洲 县 讨 债 。 开 始 两 次 卞

前 表 面 上 还 热 情 接 待，讲 话 也 还 客 气，连

说：“ 对不起，老领导，让你为难了。”又总

说 ：“ 这 项 资 金 调 度 不 过 来 ，于 某 月 某 日

一 定 打 过 来 。”今 日 推 明 日 ，上 月 推 下

月 。 老 马 也 心 肠 太 软，见 他 们 讲 困 难，又

约 定 还 款 日 期 也 就 相 信 了 ，便 打 道 回

府 。 可 是 后 来 老 马 又 连 着 去 了 四 次 ，卞

前 、蒋 天 化 等 人 来 了 个“ 狗 吃 耗 子 ”不 见

面 ，不 是 说 开 会 去 了 ，就 是 说 出 差 了 ，连

句“ 对 不 起 ”的 话 也 没 有 ，悻 悻 而 归 。 以

后 老 马 便 在 家 中 打 电 话 。 开 始 卞 前 接 电

话，又 听 到 一 句“ 对 不 起，老 领 导，钱 是 一

定 要 还 的，只 是 少 得 日 子，少 不 得 数 的。”

他 是 一 千 年 不 赖 账，一 万 年 不 还 钱 的，后

来 一 听 到 是 老 马 打 电 话 找 ，也 就 干 脆 回

答 不 在 家 。 你 打 他 的 手 机 ，老 马 浓 重 的

北 方 口 音 说 ：“ 我 是 老 马 ，”电 话 中 立 即

“ 嘟、嘟、嘟”盲音出来了，你再拨，电信台

就 告 诉 你“ 对 不 起 ，您 拔 打 的 用 户 已 关

机 。”急 得 老 马 整 日 在 家 闷 坐 ，像 得 了 癌

症 的 病 人 一 样 ，内 心 痛 苦 、精 神 压 抑 、寝

食 不 安 。 万 般 无 奈 便 给 卞 前、赖 常、蒋 天

化三人写了一封悲切义愤的信。

卞前、赖常、蒋天化同志：

请 你 们 在 百 忙 中 读 完 这 封 信 。 省 建

设 投 资 公 司 与 新 官 镇 素 无 经 济 交 往 ，你

们 彼 此 也 素 昧 平 生 ，是 由 我 牵 线 搭 桥 才

接 上 关 系 的 ，也 是 由 于 我 向 省 建 设 投 资

公 司 为 你 们 做 保 ，人 家 才 筹 资 给 新 官

镇 。 当 时 你 们 一 再 表 态“ 请 老 领 导 放 心，

一 定 按 时 偿 还 本 息。”言 犹 在 耳 。 时 至 今

日 两 年 半 了，借 款 将 全 部 到 期，仍 不 见 归

还分文，省建设投资公司为此承受着巨额

的经济损失，他们是无辜受累呀！你们说

有 难 处 ，可 是 人 家 更 有 难 处 。 你 们 的 难

处，无 非 是 经 济 扩 张 中 的 困 难，少 上 个 项

目，新面貌减点颜色，既不会影响工资，也

不会影响升迁；人家的难处是关系到企业

的 生 存 ，个 人 承 担 着 违 法 集 资 的 法 律 责

任 。 再 说，你 们 的 困 难 并 非 人 家 造 成 的，

而 人 家 的 困 难 却 是 你 们 造 成 的 。 如 果 你

们再不归还这笔资金，他们公司就无法兑

现 集 资 的 群 众 。 要 知 道 ，千 家 万 户 的 集

资 款 是 少 不 得 一 文 的 ，到 那 时 将 会 出 现

什 么 局 面，你 们 想 过 没 有 ？ 如 公 司 查 封、

法 人 被 推 上 法 庭 受 审，你 们 于 心 何 忍，我

又有何面立于人世也。

我之所以为你们向省建设投资公司通

融，完全出于对西洲县委的信任。相信你

们 不 会 欺 骗 我 这 个 过 去 没 什 么 对 不 起 你

们、与你们毫无过节的老头子。再者，我一

贯认为，别人求助是对自己的信任，总是不

遗余力而为之，为他人解一份困忧，办成一

件事，自己得到一份宽慰。想不到，这次竟

然以助人为始，以害人又害己而告终，悲乎

也哉。

吾生平做人原则是无负于人，从无失信

于人。由于我的承诺使省建设公司经济受

损，法人受累，陷入困境。每念及此，使我受

到良知的谴责，内心痛苦不已，终日如得癌

症一样，大肿块压在心头，精神恍惚，寝食不

安。务请各位领导发慈悲之心，救救我这条

老命吧！

祝安

马驰

1995年11月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这样一封入情入

理、如诉如泣的信，可在卞前的手里，粗粗拉

拉地看了一遍，不仅没有一点同情，反而带

怒气地说：“又不是欠你的钱，何必多管闲

事。”信竟被撕得粉碎，丢进了纸篓。卞前不

屑于哀求，更不相信眼泪。

（六）

如果说，卞前对从省建设投资公司筹措

的这笔资金从没有考虑偿还也有点冤枉。

只不过他在重合同、守信用，与创“政绩”、求

高升、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选择了后

者。用借贷不还创造“政绩”，虽有损做人，

却有利于做官。卞前从个人看来两利取其

重，这也算是欲成大事不拘小节吧！

1994 年 夏 天 ，大 洲 市 承 办 全 省 运 动

会，西 洲 县 争 取 到 蓝 球 赛 在 新 官 镇 举 行，

为 此 要 新 建 一 个 体 育 馆 。 只 是 许 多 人 不

理 解 卞 前 的 各 项 事 业 在 全 省 争 第 一 的 雄

心壮志，在背地里颇有烦言：“花那么多钱

建馆，几年用不上一次，太划不来了。”“现

在，财政捉襟见肘，还搞大项目建设，不是

越 冷 越 吹 风 吗？”“ 领 导 出 风 头，群 众 吃 苦

头。”这些冷言冷语传到卞前耳朵里，使他

颇感恼火，大发感慨，而又怒气冲冲地说：

“现在办成一件事真难呀！一些人的眼睛

就只看到自己的鼻尖，看不到飞速发展的

形势。农民富了，对文体生活的要求越来

越高。”为这件事，主管文教体卫的俞副县

长 从 省 里 开 了 全 省 运 动 会 第 一 次 筹 委 会

回 到 县 里，向 卞 前 汇 报 后，他 决 定 开 一 次

常 委 扩 大 会 ，进 一 步 统 一 思 想 ，落 实 措

施。会上，首先由俞副县长讲了这次全省

运动会的重要意义，争取蓝球赛放在新官

镇，省市领导已经同意。体育馆初步设计

容 纳 3500 人 ，总 造 价 3000 多 万 元 ，建 成

后，在 全 省 各 县 属 第 一，可 与 各 地 市 的 体

育馆媲美。

蒋 天 化 说 ：“ 建 体 育 馆 的 地 方 已 经 选

好，就放在三义路口过来的路南那块平地

上，土方工程量很少，土地征用花不了多少

钱。修体育馆，自己的建筑队可以承担，水

泥木材也是自己产的，只是买点钢材，造价

可以节省。不过，按镇上原规划在三义路

口建一个直径 100 米的花坛，雕塑是请重

庆设计的，一个基座、三根大理石三角形的

石柱，高 68 米，上边雕塑一雄鹰展翅，象征

农 业、工 业、乡 镇 企 业，也 可 以 说 象 征 一、

二、三产业的腾飞，四周围着不锈钢栏杆，

这 是 西 洲 县 的 门 户，也 是 西 洲 县 的 标 志。

镇街道中心还有一个直径 50 米的花坛和

雕塑，也是不锈钢栏杆。两个花坛、雕塑、

栏杆、铺草栽花的费用共 300 多万元，还有

把街上的沙石土路全部铺成水泥路面，两

项共需 500 多万元。这些作为体育馆的配

套工程，到明年全省运动会前全部完成，人

家来看才像个样子。”

卞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并带有怒意地

说：“今天我们常委要做出决定，看这件事

搞不搞，要搞怎么搞。事情还未开始，我就

听到不少流言蜚语。有些人自己不干事，

也不让别人干事，更不让别人干成事。现

在干成一件事真难呀！大家说吧，集体决

定怎么办？”对于常委会的驾驭，他从来就

是充满自信和自负，也善于在严肃气氛下

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照他的意志由

集体作出决定，无人敢提反对意见。至于

人们是真心还是违心地同意，他就管不了

那么多了。赖常为维护一把手的权威，首

先表态说：“建体育馆是件好事，也是我们

争取来的，如遇到困难就不干了，怎么向省

委、省政府交待？再困难我们也不能打退

堂鼓，应举全县之力办成这件大事，为西洲

人民争光。”

主 管 文 教 体 卫 的 俞 副 县 长 更 是 从 自

己 管 的 事 业 发 展 出 发 ，表 现 出 积 极 的 态

度：“ 发 展 体 育 事 业，属 于 精 神 文 明，搞 好

精 神 文 明 也 要 注 重 硬 件 建 设 的 投 入 。 现

在对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投入多了，而是很

不够。对建体育馆发生的一些闲言碎语，

说到底，是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意义认识

不足的表现。”

其他常委早都被卞书记的疾言厉色给

慑服，谁还敢提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心里都

明白书记想干的事，不同意也不行，提意见

也白提，白提不如不提，以免得罪书记而又

于事无补。所以大家都随声附和地说：“同

意赖县长、俞副县长的意见。”

卞前见常委们没人提反对意见，感受到

自己权威的威力，心情的不快顿消而来神，

站起来说：“好!我们常委集体决定，修建新

官镇体育馆，迎接省运会。至于怎么搞，资

金从哪来，我曾与赖县长商量过，由三方面

凑：一是从县财政挤出 1000 万元，今年财政

要多超收。二是全县人民每人集资 10 元，

这 就 是 1000 万 元 ，人 民 的 体 育 馆 人 民 建

嘛。三是新官镇富民集团公司出资 1000 万

元，企业要支持体育事业。新官镇建设，配

套工程资金由新官镇自己筹措。”本来管财

政的常务副县长陶玉成就觉得，今年财政已

打了 500 万元的赤字，要再拿出 1000 万元，

干部的工资也难保了，收入的盘子已打得很

满，超收无望。管农业的田副县长也觉得，

年年向农民集资，加重农民负担，上违中央

精神，下招农民抱怨。但俩人见到书记坚决

固执和不容置疑的态度，知道说也无益，而

默然不语。

卞前最后说：“省委领导把省运会篮球

赛放在新官镇，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

全力做好准备，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修建

体育馆是全县的大工程，也是百年大计和造

福子孙的大事，有利于全县体育事业发展，

增强人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

设。同时举办省运会可带动经济发展，体育

搭台，经贸唱戏。所以，我们要从大局着眼，

从长远着眼，不要被那些流言蜚语、庸人哲

学所吓退。当然，困难也有，办什么事没困

难呀！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采取坚决的措

施，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按全县当时的经

济和财力状况，本无力建设这样超前的大项

目，卞前意在邀功请赏，竟然还说成造福子

孙的百年大计。

散 会 后 ，蒋 天 化 拉 着 赖 常 对 卞 前 说 ：

“有个问题，还得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明，我

们从省建设投资公司融通的资金，按合同

现在应付 400 万元，明年要筹措还本付息，

这样一来就没钱还了。”卞前不快地说：“现

在不管他，到时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活

人还能叫尿憋死吗？”他心里在想，到时候

没办法，也只有对不起朋友和老领导了，像

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一样，我爱老领导，更爱

开拓自己的升迁机会。一个搞政治的人，

就要学会用理智把那些有碍前途的感情过

滤掉。当然，这些下意识深藏在内心，未在

别人面前表露。

（七）

老马那封泪水浸透纸巾、木石之人也

为之感动的信发出两个月后无一点回声，

像一块小石子丢进大湖里一样，他不得不

又鼓起勇气，怀着像“文革”进批斗会场一

样怵惕的心情，硬着头皮再一次来到新官

镇。这次正遇到全省乡镇企业现场会，他

们躲不及了。

老马在镇政府办公室刚落座，忽有一

人推门进来说：“马老，你好呀！”老马见一

位 中 年 人 好 像 面 熟 ，一 时 又 想 不 起 名 字

来 。“ 我 是 郝 阳 ，原 东 洲 县 东 港 公 社 副 书

记，你 那 年 到 公 社 动 员 我 们 搞 包 产 到 户，

当时有些人思想不通。你还说，现在是中

央放、农民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劝我们可

不 要 做 顶 门 杠 哟 。”这 即 唤 起 老 马 的 记

忆。“噢，小郝，多年不见，现在哪工作？”郝

阳说：“在东洲当县委书记。这次来开会，

学 习 新 官 镇 的 经 验 ，刚 才 见 你 老 人 家 来

了，看看你。”老马问：“ 会开得怎样？”“ 会

开得好，只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学不了。”他

俩 正 讲 着 话，蒋 天 化 进 来，对 老 马 说：“ 卞

书记在开大会，我带你老人家先去宾馆休

息，散 会 后，卞 书 记 就 来 看 你。”这 时 郝 阳

也起身说：“我去开会了，请马老有空到东

洲 来 看 看，”便 告 辞 了 。 蒋 天 化 带 老 马 乘

车直奔白鹭洲宾馆。

白鹭洲是两头窄、中间宽的鱼形洲，面

积有 3000 多亩，住着 200 多户人家。洲的周

围树木葱郁，自然风光秀丽，“柳浪闻莺”是

西洲县八景之一。上游西端顶头的杨柳、水

杉长得高大茂盛，密不见天，起着抵挡洪水

的冲刷、保护洲土的作用，是洲上人民生命

的保障。前两年，新官镇就在洲上西端丛林

中建起了白鹭洲宾馆，还专门架了一座双曲

拱桥，直通宾馆。

白鹭洲宾馆是按三星级宾馆标准设计

的，外表是红墙绿瓦古典园林式的四合院，

周围是茂林修竹，院里是假山花圃。大门

朝东，靠南一线客房，靠北一线客房，中间

有 80 米的空间，都是三层楼，但低层有高

出地面两公尺的台阶。在这里，无论住在

哪个房间都是阳光明媚，临窗可见竹影摇

曳，水流缓缓，白帆点点。这座临水建筑与

幽静的环境融为一体，给人们一种美感，因

此一落成开业，便成为西洲县的接待中心，

各路宾客纷至沓来，省市各单位都喜欢在

这里开会，省市要员来西洲视察都在此下

榻。因它离市里近，汽车只有半小时的路

程，双休日、节假日，市里领导和一些部门

的负责人也都来此度假，无形中竟成了大

洲市政界、商界的沙龙。

宾馆的女经理袁芳静非常热情地接待

老马。蒋天化向她交待了一句：“好好招待

马老”就离去了。袁经理知道，老马是第一

次来这里，便先带着老马和小刘在周围、上

下看了一遍，边走边介绍：这里是会议室，

那 里 是 游 艺 室 、歌 舞 厅 、健 身 房 ，一 一 指

点。当走到三楼西南角时说，这里是“总统

套间”，便招呼服务员打开门，让老马进去

看看。总统套间设有客厅、写字间、卧室、

餐室、浴室，都是一色的柚木家俱、真皮沙

发。浴室很宽敞，有冲浪浴盆，淋浴、桑拿

浴、干蒸、湿蒸俱全。这使老马大开眼界。

袁经理略带自豪地说，我们的总统套间和

省城玉楼春酒家的总统套间是一个档次。

老马问她：“接待过总统吗？”答：“还没有，

只接待过副总理一级、省主要领导、市党政

一把手也住过，还为市里接待过两次外商，

市里一位大款在这里度过一次假。”“他们

住一晚收多少钱？”“一个晚上 3800 元。”老

马不禁大惊失色。袁经理把老马安顿在二

楼 西 南 角 的 套 间，外 有 转 角 凉 台，站 在 这

里，西望群山，泷江由西而来，可感受到“三

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的意境。

袁经理忙招呼老马坐下，喊服务员倒茶，端

来水果盘、中华牌香烟。她递给老马一支，

便在隔着茶几的沙发上坐下来说：“马老，

你不认识我，我爸爸是袁贵明，他常提起你

老！”老马“ 啊”了一声：“ 你是袁贵明的女

儿，我在县里时，你爸爸当公社书记，他还

好吗？”“他退休了，住在县城，天天钓鱼，身

体还好。”

这时，老马才仔细打量这位女经理：年

约三十出头，修长的身材，白晰的面孔，水汪

汪的眼睛，短发乌亮整齐；一身合体的咖啡

色套装，勾画出她那苗条优美的身材曲线，

不乏一种温柔、和谐、淡淡的美。袁经理稍

侧一下身对着老马又说：“我们宾馆的建成，

还搭帮马老的支持呀！”老马心中一愣，不解

地问：“我什么时候支持过你们宾馆的建设

呀？”“大前年，我们宾馆建到一半，没钱停工

了，多亏你老从省建设投资公司引来资金，

才使宾馆、路桥完工。”袁经理一语既出，使

老马沉思无语。袁经理见状，语气温柔，微

笑着说：“现在，接待也是一种生产力！”更使

老马大惑不解地问：“接待是生产力，还从未

听说过！”袁经理接着说：“是呀！搞好接待

是很重要、很现实的生产力，我亲有体会。

自从我们这个宾馆开业后，上面来这里开会

的多了，上面领导来视察的多了，周末节假

日 来 度 假 的 也 多 了，人 来 往 多 了，就 熟 悉

了。常言道，人熟是一宝，办起事来就顺当

多了。不是说在生产力中人是最活跃的因

素吗，人又是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生产

吗？关系好了，不能办成的事可以办成；关

系不好，能办成的事也办不成。搞好接待就

是搞好关系，说接待是生产力，这不是很好

理解吗？”

老马对这番议论闻所未闻，甚觉惊奇新

鲜，虽感她对理论的曲解，但不得不佩服这

位女经理的巧言善辩将谬误当真理的认真

态度，便夸奖道：“高见！高见！”女经理又接

着说：“我们卞书记很重视接待工作的硬件

和软件建设，他说，对来西洲的各级领导，不

仅有看的，有听的，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

而 且 要 使 领 导 看 好、听 好、吃 好、住 好、玩

好。还说，一个领导干部现在不仅要会说、

会干，更要会喝、会唱、会跳，不然人家来了，

要轻松轻松、跳跳舞、唱唱卡拉 OK，你啥都

不会，像捆柴火戳在一边，多难为情啊！”女

经理说完便起身，“你先休息，我给你老准备

晚饭去。”

女经理走后，使老马陷入沉思。一个领

导人一天到晚把主要精力放在接待、拉关系

上，还 有 多 少 时 间 工 作，更 莫 说 读 书 学 习

了。莫非关系学真那么法力无边？在关系

学面前，政策、制度、法律都得退避三舍吗？

这样发展下去，党风、民风、社会风气又怎么

好转呢？

（八）

晚饭后，卞前、赖常、蒋天化还有女经

理一起来到老马住的房间，还带来两条中

华牌香烟放在桌上。随老马来的小刘忙招

呼大家落座，帮助沏茶。他们一见面还是

那句“真对不起，让马老为难了，又劳你跑

一趟。”卞前略带歉意地说：“本来年前想打

一批款过去，可是银行年终受信贷规模的

控制，打不出去。”老马对他们有口无心的

话不以为然，更觉反感，便站起来对他们三

人激奋地说：“我来一次就得一个‘对不起

’，回回用一个‘对不起’打发我走。这次我

也对不起了，不能再受骗了。这次你们不

给钱，我就住着不走了。此事是你们原本

找 的 我，由 于 我 的 说 项，人 家 才 借 钱 给 你

们，这钱虽然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借用的，

我也没有法律责任，但我承担着道义的责

任，人格信用的责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 。 我 平 生 无 负 于 人，也 从 无 失 信 于 人。

现在弄到这般地步，我像重病缠身，茶饭不

香，每天的日子比‘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

时还难熬，那时，虽然挨批斗，但我问心无

愧，心地坦然。但这件事自觉心中有愧，良

知 谴 责，痛 在 心 上 。 你 们 是 有 职、有 权 的

官，我是一个无职、无权行将就木的老人，

无权对你们怎么样？只求你们发发慈悲，

救救我这条老命吧！”

他 越 说 越 激 动 ，眼 晴 滚 出 泪 珠 ，忽 然

屈膝跪下说：“我给你们下跪，小时拜年给

父母下跪，文革批斗中被造反派踹双腿而

下 跪，这 是 第 三 次 给 父 母 官 下 跪，求 求 你

们了。”

对这突如其来的尴尬场面，大家都没

思想准备，一时都不知所措。卞前等三人

稍一定神，一起忙走上前拉老人起来。小

刘和袁经理没有帮上手，被老人的言语和

举动所激动，站在那里也流下了眼泪。屋

子 里 顿 时 呈 现 出 一 种 凝 重、凄 凉、悲 壮 的

气 氛 。 卞 前 打 破 僵 冷 的 局 面 说：“ 你 老 人

家 别 这 样，我 们 都 是 你 的 老 部 下，也 是 你

的晚辈，我们做的不对，你老可以打，可以

骂，这 样 我 们 承 受 不 起。”这 种 气 氛 下，别

的 话 也 不 好 再 谈 下 去 了 。 卞 前 便 说：“ 马

老，你好好休息，我们连夜商量一下，一定

给 你 老 人 家 一 个 肯 定 的 答 复。”还 对 着 小

刘 和 袁 经 理 说：“ 你 们 在 这 里 好 好 陪 陪 马

老，我们先去了。”三人便一起离开了老马

住的房间。

他们三人来到置于三楼总统套间的客

厅，卞前把西装一脱，往沙发上一丢，带着怒

气地说：“这个老家伙真是老糊涂，竟来这么

一手，诚心出我们的丑。注意，这件事你们

不要讲出去，告诉小袁也不要讲出去，外面

知道了不好听。”蒋天化带着安慰的口气说：

“ 人 老 就 糊 涂，卞 书 记 你 不 值 得 为 这 事 生

气。”赖常忙说：“我们还是研究一下这事该

怎么办，不然夜长梦多，他在这里一住下，与

县里退下来的老家伙一结合，还不知道要闹

出什么笑话来。”卞前站起来，习惯地挥动着

双手说。

（未完待续）

老 马 迷 途 （中篇小说）

■ 杨汇泉


